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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商务巨子 五  

唐星海和 保丰 庆丰

唐星海 江苏无锡人 生于本世纪初 一九四八年

迁往香港并定居 他所经营的上海 保丰 无锡 庆丰

两纺织厂 抗战胜利后的头两年 已名满江南 资产已

有几十亿法币 当时无明确核算 当为十二万美元  

 以新取胜获得祖传根基唐氏是无锡大姓 可谓名门

望族 门 得清末无锡东北隅之首 又 进士及第

且为一门双进士 富甲一方 名重一时 族 不仅人

丁兴旺 如今已不下数百口 分居国内外 而多有声名

显赫者 如果以唐氏真正定居于无锡严家桥并开办布庄

起步发达的景溪公唐懋勋为无锡唐家的第一代 则其第

五代亦即唐星海的子侄辈 千 字辈 就有六十四 千

名重海内外 国外的三十六 千 无不居于要津 多为

企业家 金融家 余为专家 教授 国内的二十八 千

亦多为著名的工程师或专家学者 六十四 千 中 如

今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并正在做着积极贡献的唐翔千尤

为显要 唐翔千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 就读于上海大同

大学商学院 后留学美国 一九四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回国 一九四八年 再次赴美深造 并取得了伊利诺州

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 现为香港知名的实业家与纺织专

家 任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与中国纺织有限

公司董事长及半岛针织有限公事董事长 一九七四年以

后 又任香港总商会副主席 改革开放以来 他积极向

祖国大陆投资 已投资兴办的合资企业就已近二十家

现已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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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可以说无锡唐氏是个

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家族 这些 色彩 一代较一代辉煌

斑斓 尽管不断地遇到艰难 挫折 仍是一代比一代发

达 强盛 是完全符合进化论的 在旧中国时期 到了

第四代唐星海手中 可谓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 也就是

说 他为这个家族增加了不可缺少 不可忽视的色彩

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主张与不惜智力投资的巨大花费

得以造就了 千 字辈中的许多人才 因而 他也有效

地起到了唐氏家族的承 启作用 也为唐氏家族的光大

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他的父亲并不是唐的 长支 他本

人也不是他这一辈的 嫡长 但却承继了唐门之业 并

予以发扬光大 将在国内的祖业推向顶峰 靠的是他的

聪明才智和刻意求新 善撷众长的特点 为了明确说明

此点 对上几代的有关情况 有必要作概要的交代  

荡到无锡扎下根明朝自嘉靖以来 东南沿海便濒遭

倭寇侵扰 初以浙 闽最凶 后波及江苏 山东 虽有

许多抗倭名将与义士 盐民奋力抵抗 其势稍减 怎奈

明自万历以来便愈加腐朽 再经天启间魏忠贤专权 明

争暗斗 怨声载道 崇祯中又 天下大乱 倭势复炽

唐氏的祖先原本该是古淮扬府人氏 当游居常州武进时

适逢倭患正凶 只好举家随众逃难 仓惶间 唯沿大运

河南下 待至无锡倭患已息 又听人说 有锡天下争

无锡天下宁 今已无锡自然宁静 惠山 锡山 大运河

造就了无锡无限风光 赋予无锡高雅神韵 便决心在这

块风水宝地安居下来 并选定了双河庄  

幸无倭患 又经几代的渗淡经营 渐渐有了家底儿

便在住家东南方不远处的北塘办起了只有三间门面的布

庄 为求吉利 取名 恒升 这就是唐家的经商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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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后来大型纺织业的些微基础 也是自景溪唐公兴办

的基业之根 时间大约在清咸丰末 同治初 即上个世

纪的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景溪唐公一向热情真诚待

客 敬顾客如上宾是他的主要特点 也是他得以发达的

根本原因 并以一凤泗大贾的  

临别赠言 改了字号 那大贾鼓励他要时常如此待

客 一再强调 时常 他就索性将 恒升 布庄改为 唐

时常布庄 也果 时常 殷勤周到 自然也果兴旺发达

到了 1860年前 传来了 长毛要攻打无锡 的消息 为

避兵灾 唐家又迁至无锡东北的严家桥 距城近六十里

反而离常熟更近了些 虽说这里位于大运河的一个小汉

上 小桥流水人家 长烟垂柳物华 可在当时既僻处一

隅 又无兵家之要 得以安逸度日 景溪唐公生得八子

均各不俗 便有了八个不俗的分支 其中尤以二房 六

房为显 六子俊培字竹山本已善经营 他和儿子虽不及

他六弟与侄 可他的孙子君远 重孙翔千 即前文所说

的唐翔千 却将其祖业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 可谓轰轰

烈烈 大光门媚 次子洪培字梓良的一枝一直繁盛不衰

也大大地宏扬了祖业 景溪唐公创的家业虽大 置地六

千余亩 旧业布庄 春源 之外 又开办了 德仁兴

茧行 同兴 木行 建了唐氏仓厅 富甲一方 可待八

分其家后 就各自中平了  

花开八朵单表一枝六房的唐洪培梓良也生了六子

依次为 浩镇 字郛郑 滋镇 字保谦 济镇 字若川

四子阙名 早夭 漾镇 字申伯 泳镇 字纪云 孙

子再多 做祖父的也是个个喜欢 景溪公独独更宠爱六

房的次子保谦 临终日还特地将其叫至榻前 参与诀别

也正是为此 使他的这个爱孙弃仕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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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镇保谦生于清同治五年 公元一八六六年 到他

入塾读书时 仍是 大清王朝 自然也在实行科举 虽

说 洋务运动 此时已然兴起并已渐抬头 然而  

商非正途 正途唯科举 的旧观念仍是大占上

风 梓良公家道殷实 决意 投资 于儿子的做官上

遂将长 次 三各差两岁的三个儿子几乎是同时送进了

家塾 三个儿子读得都不错 特别是长子 后来发现三

子反而较次子更好 当父亲的未免有些着急 因为这个

次子不但是景溪公最钟爱 冀望最高的 而且自幼算命

便称其为大富大贵 可如今竟不如其弟了 那怎么行

可打骂又非唐家家训的手段 梓良公就反复诱导 自免

不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将相本无

种 男儿当自强 苦读圣贤书 善理天下事 之类

可是这个二公子却总是不及乃兄乃弟 算术 算盘都精

然而 那是在科考科目之外 做不得数的 因此 哥哥

郛郑中了秀才 他仍不敢去考 转年 弟弟也中了秀才

他仍要求其父缓期应考 直到哥哥 弟弟于癸已 公元

一八九三年 恩科 甲午 公元一八九四年 两科 乡

试中金榜题名 中了举 举人在清时已具有了较高的地

位 不仅可以参加 会试 得到 进士 名分 正途

为官的资格 而且已可直接经 选举 或自捐为官 甚

至直接为知县 因此都被称为 老爷 自然甚得人恭维

而老二保谦却相形间被人冷落 甚至有人讥称之为 夹

板老爷 夹在两兄弟之间 如今还是个 白丁 处境

十分尴尬 再要请准续读几年的话也难以出口了 所幸

他早已握了一个可靠的挡箭牌在手 而目下时势也为他

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条件 所谓挡箭牌 就是他祖父景溪

公的临终遗言 由于祖父格外地宠爱 他对祖父也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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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神 这遗言在众多的水旁镇字辈中唯有他得以亲聆

故而更加重视 不仅能背诵如流 而且果真地深铭五内

每一思及 就似乎他祖父那苍老的 十分熟悉而此刻似

又有些陌生的声音便响在耳际  

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 但如读书无成 便应

学习一业 庶不致游荡成性 败坏家业  

景溪公在以官为重的时期 能给孙子留出另一条退

路 也是用心良苦的 可遗言的主旨 仍是寄望子孙为

官 学习一业 不过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以防 游荡成

性 败坏家业 的一种措施 可如今唐保谦抓住了这 学

习一业 向父母提出他无意于仕途 不是不从祖父的第

一遗训 而是如今 读书中举 已大不如前 中举的终

极目的无非是做官 而官已越来越不好做了 他不想做

官 故从祖父的第二遗训 学习一业 倘要做官 经商

后一样可捐 方是真正的不违祖训 何必必走 中举

一途 当时由于洋务运动已然盛兴 商人的地位因之得

到了显著的提高 不但不被舆论视为 末商 或 末奸

不再在社会地位上居 末 而且受到了重视与鼓励 商

人可以捐官了 这是对唐保谦甚为有利的 他就是抓住

了祖训的 理论根据 与眼下的 事实根据 说服了乃

父梓良公同意放弃仕途走 学习一业 的 也果甚为争

气 说句闲话 人的素质不同 又所谓人各有志 别

人 特别是父母强加的愿望往往可能由于不切实际而适

得其反的 所以说因材施教 兴趣教学  

是很重要的 他本来喜欢数学 喜欢易物生财

如今到无锡的一家钱庄习艺 真是如鱼得水 梓良公出

于砥砺成器的苦心 不让儿子在自家的营业里习学 而

是送进无锡一家素誉颇佳的钱庄 并一再嘱托那老板 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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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管束 多多教诲 唐保谦每日里兴冲冲 喜孜孜 又

精明又勤快 常人须三年出徒 他年末就满了师 而且

学得精 帐目记得清晰精当 算盘打得行云流水 谁不

佩服 梓良公自也欣慰 要将他的产业支柱 春源 布

庄交由这二公子掌管 可二公子却执意要从头学起 于

是就又做了自家布庄的 学徒 他也确实时时以 学徒

的身分与态度对待布庄里的人 很快打破了 小老板

少东家 与职 雇员间的界限 而且不顾奔波劳苦

涉险犯难与伙计们一道 大江南北 运河东西 深入各

种产棉区考察 认真选购 不断刻苦学习 为他日后的

经营打下了基础 同时也在此间考核择选了经商方面勤

恳可靠而又精通布业的未来骨干 如顾什舟 张秋肪即

是明例 更因此而开阔眼界 觉得天下之大 何必困于

一隅 便请准乃父自去无锡城里 闯世界 梓良公也只

给了他家中积蓄的两千大洋 他磕了三个响头就上路了

此前的刻苦与此番的闯荡 正是父子俩都恪遵景溪公的

不致放荡成性 的遗训的 力求自立  

他本来是要宏扬祖业 兴办布庄的 可到无锡一看

就改变了想法 一是从报上看到 外国 特别是英国的

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起的 纺织业因与人们的 衣 食

住 行 四大事相关 且 衣居于首义 而当时国内的

纺纱厂 加上外商的也不过几家 他就决定办个纱厂

可他只有两千大洋 这个数目在一般家用角度看固为不

小 可要办纱厂那可就微乎其微了 那就只有先搞资金

投入少的企业来打基础了 他根据近来朝廷漕粮集中于

无锡采办的特殊情势 决定先开办米行 可至少也得五

千银洋的基金 他经过苦思冥想 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

人姓蔡名文鑫 字缄三 曾与他同赴过乡试 也同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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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山后 秋闱期间相处甚得 又因同病相怜 友情尤深

而蔡又为人甚为忠厚 颇精明 家道也较殷实 他就登

门造访 详陈办店方略 蔡缄三甚为佩服与赞同 当即

议定两个各出资金二千合股经营米行 经过一番筹备

于一九 二年 在无锡北塘靠近运河边办起了一家字号

为 永源生 的米行 经营粮食 并承办起了皇粮 由

于唐保谦不但保持了祖上 时常 精神 殷勤待客 而

且极重信誉 斗满升平 秤 抬头走路 开张不久 就

后来居上 在鳞次栉比的同业中 生意最为兴隆 很快

地积累下了足够的资金 按两个人的初时计划 又办起

了面粉厂 同共集九股 头脑灵活的唐保谦又给它取了

个很吉详的名字  

九丰 于一九 九年 在城北蓉湖庄兴办了起来

且蒸蒸日上 辛亥革命后不久 唐保谦的长兄郛郑先生

以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秘书长的身分东去日本考察工商业

归来 久别后手足相逢 家人团聚 自是分外亲热 然

而 对唐保谦来说 影响最深的却有两点 一是日本经

营上的一些先进做法 使得他的经营眼光扩大 二是郛

郑先生算了一笔帐 莫说历次对外赔款 仅庚子赔款一

项 就可以兴办七万五千六百多个 九丰 面粉厂 当

时中国人尚止四亿左右 就是说莫说青壮年 连每万个

老弱妇孺都得拿出近两个 九丰 面粉厂的代价 还有

那么多的赔款呢 哪止一个 庚子 这不但使唐保谦与

子侄们一样愤愤不已 也更令他明确与坚定了好好经营

以实业救国的决心 于是 他就专程去上海考察 而且

在花花世界 几度引诱下 仍洁身自好 一意于经营

终于给他学会了不少经营之道 并悟出了不少经营彀要

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设立一个名为 申庄 的驻在机构



8 中国商务巨子 五  

选人做为 九丰  

的代表 为 九丰 搜集情况 宣传推销 九丰

的面粉 回无锡后 深得蔡缄三的赞同 此时他们已成

了儿女亲家 并以此类推 在无锡又设了几个庄点 并

设立了九丰总管理处 统一管理与搜集 研究市场情况

并动员职工们吃本厂面粉 以便收集对面粉质量的意见

及时有效地对质量做相应的改进 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买卖越做越活 越兴旺 又恰值一次世界大战带来

的良机 不但民族企业得以发展 各交战国面粉的需求

量也大幅度地增加 九丰 由于及时获得了这一信息

动手早 抓紧于价格猛涨时大量销售 得到了丰厚的利

润 自然使 九丰 得以迅速的发展 新建与扩大了埠

栈 在广泛听取职员的建设性意见后 利用了大量麸皮

零售 并吸收游资办了钱庄 唐保谦于 九丰 兴旺中

也相机办了些自己独资的买卖 于是在一九二一年初着

手实施他的宿愿 办纱厂  

办米行只要一万元的资金 办纱厂则需要上百万元

此时虽说唐保谦已有了大规模的资金积累 远非当年的

两千大洋可比 可终究还远远地拿不出这个大数目 于

是他就与亲家蔡缄三仔细商讨 进行集股办厂 可这得

要请个有财力 有威望 有见识 有度量的人出面操办

才行 于是他们商讨来商讨去 选中了薛南溟  

薛南溟的祖上是无锡望族 较唐门更为显赫 官高

爵显 根深蒂固而又财大气粗 不仅在当地 就是在整

个江南也是声名显赫的 薛南滨的父亲薛福成官至左副

都御史 位在九卿之列 并于一八八八年秋以 钦命

二品顶戴 三品京堂候补衔出任英 法 意 比四国钦

差大臣 一八九四年七月归国述职途中 病死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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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南溟本也是一八八八年中的举 不久入李鸿章幕

一八九四年借 丁扰 辞官 不久 即办起了茧厂 而

且越办越大 所经营的 金双鹿 牌生丝享誉国内外

并获一九二一年万国博览会金像奖 这样的人物实在是

太理想了 又恰巧与蔡缄三很有交情  

于是 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 特请阿炳的师傅华道

士鸣弦助兴 恭约薛南溟到惠山的二泉 阿炳的 二泉

印月 名曲即出此 品茗 赏景 听胡琴 地雅 乐雅

人雅 雅兴盎然间 议妥了办厂大计 于是由薛南溟出

头 很快集起了十三股 其中唐姓四人 唐保谦六弟唐

纪云 长子唐肇农都各入了一股 并在一九二一年四月

第一次的股东会上 认真地研究了厂名 最后接受了唐

保谦的提议 定为 庆丰 并议决了几件有关大事 接

着便买地 建厂 进设备 招收工人 紧张地忙了半年

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破土兴建 一九二二年七月试车

开工 购有英国道勃生细纱机一百五十台 斜纹织布机

一百台及相应的成套设备 及英国 GEIOOKW发电机一

座  

雇佣一千余名工人 现已无法察知是什么原因 当

年八月二十日 旧所 开工典礼正喜气洋洋进行中 车

间里一位师傅喜冲冲乐孜孜地用铅桶装着献上两条活蹦

乱跳尺许长的鲤鱼 说是开工后于加水时在水中发现的

自是喜庆非常 唐保谦更是端肃地整衣正冠 恭谨地向

双鲤拜了三拜 并建议将庆丰的产品正牌定为 双鱼吉

庆 副牌名定为 牧童 自此 这一商标一直沿用了

下去 每年正月初五开工之日或大吉大庆之时 也必供

上双鲤 认真地顶礼膜拜 其广告作用也果分外灵效

再加以唐保谦弹心竭力地大抓质量 极讲信誉 双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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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跳龙门 销路大开 门庭若市 致有一些纱号 布庄

竟至或自动提价 或预先付款 一求索购  

可人总是要老的 老了也就必然在各方面都衰退下

来 先是比唐保谦还小了两岁的亲家蔡缄三退居下来

不久 唐保谦见大局已定 也放心地将厂子交由六弟纪

云与长子肇农管理 他想喘一口气了 可他这口气尚未

喘匀 就遭逢了巨大的失子之痛 长子肇农不幸于刚回

厂接任没多久的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 沉

重的打击 几乎使他难以自持 愈加心灰意冷 可工厂

总不能放下 只有召回次子星海与幼子晔如来位助六弟

纪云管理厂子了  

景溪公决没料到他传下的布庄会在六房里发扬光

大 植根无锡 打入上海变成规模不知扩大几许倍的大

纱厂 梓良公也根本没预料到是他这个仕途最没出息曾

被称为 夹板少爷 的次子如此光大了门楣 倘景溪公

地下有知 定然欣慰地自矜  

没白钟爱这个孙子 那遗训中的 学习一业 真是

点石成金啊 更万万没有料到 更予以发扬光大的

又是六房二枝下一辈中的 老二  

 在唐星海眼里 那甚负盛名的 庆丰 不过是辆老

牛破车唐保谦子系不繁 只有三子 长子肇农 名阙

当时俱以字行 次子炳源 字星海 三子晔华 名亦阙

佚 三兄弟都是火字旁源辈 晔如与肇农的名中首字都

应是火旁 尾字是 源 三子之中 他最喜欢也最器重

的是长子肇农 这个肇农 人不但精明而且持重 又善

交际 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不久 即在无锡商界有了一定

的影响 因此被选为省议会的议员 幼子晔华虽说年幼

却也聪明 读书肯于上进 再加以人多半偏爱幼子 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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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愈是舔犊情深 自也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有不可动摇的

地位 唯独次子星海 老人家从其小便有些不放心 人

是很聪明也很出色的 相貌更为出众 在南人普遍偏矮

中 唯他得天独厚 身材竟高达一米八 以上 在当年

国人身材较现今普遍为低的情况下 是个高得可观的中

国人 即使在今天也算个 大个儿 又生得方面广颐

天庭饱满宽阔 地阁方圆劲挺 浓眉重目 直鼻阔口

是位风度翩翩又甚有仪威的佳公子 棱角分明 大刀阔

斧 与乃父的眉目慈和 一团和气大相径庭 这也许正

是老先生最不喜欢处 又加上幼时便依家族之议与样良

公的决定已过继给早夭的四房若川为子 若川虽不及婚

娶 总是一房 因而称保谦老先生为 伯 人虽说仍留

在他身边 教育 供养一由己任 可有了这个名分 在

家训严森的旧族中 总觉得较长 幼二子差了那么一层

更重要的是这小子桀骛不驯 已上了清华大学 居然还

对 祖训 不能背诵如流 虽然一经复述便记得甚清

可愈是如此 愈说明这小子没有把庄严的 祖训 真正

放在心上 那不仅涉于 忤逆不孝 的嫌猜 而且必不

会认真继承祖业 那还了得 这 祖训  

保谦老先生可看得十分重要 不仅是他所敬爱的祖

父景溪公对子孙的遗嘱 而且也帮了他的大忙 更由他

几十年的经商实践证明了是 至理名言 有此种种 保

谦老先生对这个 次子 也看得很 次 至少远不如长

幼二子那么可靠 认为他 刚愎自用 心胸狭窄 自然

难堪大任 因此全部希望只寄托在长子身上 冀其能

很好地继承与发扬祖业 果然 不但年纪轻轻就在省里

有了高位 且经商也甚得其法 官商两途都可弘扬唐家

家风 有他照顾幼子也完全放心 殊不知这老先生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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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个根本之点 一是 祖训 是将做官 中举 自

是为做官 放在首位的 他不但不许儿子做官 甚至连

长子的似官非官的省议员也要其设法辞去 尽管是出于

世情动乱 时官腐朽 可到底是从主要方面违了 祖训

另外 他不也是 次子 也是曾被其父甚至时人视为 最

差 的 夹板少爷 么 可人愈老愈偏执 对次子星海

实在是越看越轻 然而 天公不做美 硬是夺去了他寄

以厚望的长子 虽悲痛欲绝 可总得面对现实 幼子尚

小 总不能让他负起重任 那么就唯有依靠次子了 再

怎么说总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纪云虽为手足 百年之后

总不能将家业传给兄弟 于是 他便发出急电 召两个

儿子回来到 庆丰 理事 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上也显露

了他的内心 打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晔如的电报 是

要其立即弃学返锡 二儿子的却是学成之后立即回国

一个 立即 一个在 立即 前加个 学成 就不但

有了时间差 而且表露出急切的程度 幼子尚未读完大

学 尚幼也要 立即 次子不但已大学毕业 且去美国

深造 却要 学成 可见对幼子寄望尤为殷切 倘不是

幼 而尚未成材 只怕是只召晔如 不必星海了 而

回来之后 又不似对长子般 列为一户股东 董事 与

其叔纪云共管工厂 而是 协助为父及纪云叔工作

两个不顶一个  

唐炳源 星海 在清华结业前夕 曾有意恭问其父

准备让他做什么 保谦老先生告诫他说  

你为人太冲 太过自信 不是做官的料 做官的

人得八面玲珑 还要难得糊涂 你怎么做得来 日后

不许你从政为官 只一心去从商 从这方面去承继祖业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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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于一九一九年 唐炳源 星海 便从清华大学

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了  

他风度潇洒 又是舞场高手 网球健将 人又聪明

好学 在异国学府里也是个好学生 而且进步很快 他

首先选修的是纺织工业前纺工段的机械制造 因为他离

家赴美时 老父已明确交待 要办纱厂 他必须学有这

方面的全面而有用的知识 他严遵父命刻苦学习 至于

打球 无非是有了更利于学习的健身手段 跳舞 一方

面为了调剂紧张的学习 一方面也为了未来的交际方便

可以说他的一切活动 都围绕一个核心 学成学好 将

来继承好祖业 当个全方位高超企业家 目的明确 动

力足 便也对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那些什么清花

机 钢丝车 并条机 粗纱机等等都倾注了兴趣和心血

以快速度获得了这方面的硕士学位 紧接着又投入了紧

张的纺织管理学的学习之中 此时从家信中得知庆丰纺

织漂染厂已然投产 他更加紧了学习 并设身联想 似

在课堂上便已置身于庆丰的管理之中了 仍是学得好

结业得早 又获得了该学院企业管理硕士生的学位  

就在学位将到手之际 他收到老父由国内发来的急

电 他一看便知家中出了重大变故 这可是大事 一来

这是他的家 二来关系着他的继承权问题 恰好也到了

老父要求的 学成 之时 他就在获得学位证书后 当

即加紧准备 于一九二三年盛夏告别了异国师友 乘船

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一路上家庭 工厂 事业 他想了

很多很多  

在美国 由于他的条件优越 曾屡蒙异国同学中女

郎 黄 绿 之睐的含情秋波 更得留学同胞中异性

不断地示以柔情蜜意 可他一来重于学习 二来也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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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占据他心房的丽影 从未虑及婚事 却不料于归来之

始 刚刚踏入国门时 竟遇上了高照的红驾  

一九二三年十月 上海正是金秋烂漫 就在他父亲

设在上海北京路四百四十四号庆丰上海办事处为欢迎他

而举办的舞会上 他一眼就从华丽 摩登 争芳斗艳的

如云美女中发现了一位令他耳热心跳 甚为倾心的大家

闺秀 她似金秋般丰满 如春花般艳丽 夏荷般挺秀

冬梅般清丽脱俗 如画的眉目 饱含温情 丰腴的姣靥

流光泛采 颀长的身材 亭亭玉立 得体的举止 高雅

出尘 他当即不由自主地快步接近 有礼貌而姿态优雅

地邀其跳舞 她也落落大方地搭手与他飘入了舞池 待

问得这位小姐的芳名为温金美时 他似觉有耳闻 同样

的 待他通上姓名之后 从温小姐莞尔一笑中也流露出

君名不虚 后经朋友提醒 他才恍然大悟 他的堂兄

曾专门向他提及此女 不仅才貌双全 风华绝代 而且

门楣甚高 祖辈做过满清高官 海军大臣 其父温宗尧

现在政府外交部门供职 其母也出身名门 与上海声名

极为显赫的 查理宋 之妻是至亲的姨表姐妹 查理

宋 的长公子宋子文不久后即成了政府要员 三女宋美

龄也嫁给蒋介石 即使此时 也已富倾天下了  

天下之大 可求而不可遇 可遇而不可求者比比皆

是 唯两情巧合 珠光玉灿 相映成辉 方为神仙眷属

经人撮合 保谦也可谓得了 媒灼之言 他又极中意于

温家的富足 现在宋家尚谈不上高官显贵 保谦公也很

不愿与高官结亲的 便发下了 父母之命 程序 健

全 不久 两家就在上海为唐星海 温金美举行了盛大

的婚礼 这对唐星海来说不仅不是一般性的 终身大事

而且直接关系他一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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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星海急如星火地赶回国内 到他家的 庆丰 一

看 远远地便有些失望 平淡无奇的外观总体设计 埋

在群居中浑如一体 毫无爽目之处 第一印象就是 土  

太土 丝毫表现不出庆丰的特色与气度 这怎么行

外部空间环境已然如此 那么内部空间环境呢 唐星海

只觉得 乱 太乱 而采光与色彩上分明无意于用心设

计 厂房内的设备与附属设施的安置与布局又很不科学

因而又显得暗 脏 给人以压抑感 机器虽说是最先进

的 可分明是有些陈旧了 而且利用率又很低 保养也

极不科学 因此 他头一眼的印象就是 老牛车 再看

看管理 愈加不满 由表及里都是一个字 旧 太旧

不仅他那明显衰老的父亲仍是常年的长袍马褂疙瘩帽

一年到头捧着水烟袋 连一些职员 帐房 管事 甚至

一些老资格的技术人员也是这青一色的装扮 连他那年

纪甚小 读书不少的三弟晔如也是一副 长衫先生 的

模样与神气 他的六叔不仅装扮如此 那神态举止更仍

活脱脱的是位农村老太爷 俗 太俗 根本没有 也没

有人懂得什么 生产技术规划 生产工艺管理 涉及

一点现代管理 各级人员均是一问三不知 唯一的 先

进 设施是尚未译成汉语的波罗 汽笛 每天叫那么有

数的几次 催促工人上班 看到的只是该负起工场 车

间全面责任的领班 都似一个个土佬财般坐在办公室里

专心地呼噜呼噜地吸水烟 似百无聊赖 无所事事 无

所用心 那些本该对生产进行设备与成品检查 对工人

进行技术指导的宕头 工头们个个似地头监工 只晓得

对工人开口骂 动手打 差 太差 土而乱 旧而俗

管理又如此之差 所以在唐星海的眼里 那 老牛车

也不是新的 好的 而是架陈旧的老牛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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